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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数字深阅读影响因素fsQCA组态分析

陈廉芳　夏晶

（福建医科大学图书馆，福州 350122）

摘要：在数智时代，大学生越来越倾向于数字阅读，数字阅读深度值得关注。为了探索大学生数字深

阅读形成因素，以已有研究文献为理论基础构建数字深阅读影响因素模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

法探究大学生数字深阅读组态影响因素。单因素必要性分析得出阅读客体感知有用和感知易用为必要条

件；组态条件充分性分析得出7条大学生数字深阅读实现路径，归纳为技术驱动型、热度引领型和主体主

导型3种类型。研究结论表明大学生数字深阅读体现出“内容为王，联结致胜”的特点，对此提出改善大学

生数字深阅读的4个建议：文献资源建设泛在化、数字技术驱动智慧化、阅读热点营造聚焦化和数字素养

教育日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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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民阅读活动和“书香中国”建设行动的深

入开展，我国成年国民阅读率逐步攀升，2022年已达

81.8%，数字阅读率增长更为突出，明显高于纸质阅

读：成年国民纸质图书阅读率为59.8%，而数字化阅读

方式接触率为80.1%[1]。数字阅读在大学生群体中更为

流行，新华网2024年1月报道，大学生的电子书阅读率

为88.22%，全年电子书人均阅读量为13.50本，远高于

同期全国成年国民3.30本的平均水平[2]。数字阅读日益

普遍，也引发了浅阅读的担忧。浅阅读与深阅读的主要

区别在于阅读过程中对阅读内容思考和理解的深度不

同。未深入思考且停留在表层理解的为浅阅读，通常

是消遣娱乐阅读；而经过深入思考，将阅读内容内化

为自身知识技能或素养，并用于生活学习工作的为深

阅读。美国技术教育公司Stride研究发现，技术可以吸

引学生参与阅读并提高读写能力，但抑制了深阅读技

能的发展，教育工作者需要培养学生的深阅读思维[3]。

我国学者李桂华[4]指出，当前社会面临的“阅读危机”

是一场“深阅读危机”，促进深阅读是全民阅读推广

工作的核心任务。在信息知识量指数级剧增的数智时

代，浅阅读是必然的，也是人们所需要的，浅阅读与

深阅读相辅相成，但是长期浅阅读会造成思维固化、

认知受阻，而能力和素质提升主要依靠深阅读。对于

大学生而言，深阅读代表着理性思维，在阅读过程中

形成与作品的对话，具有较高的参与感，有利于改善

思维模式，获取技艺、提升素养、重塑内涵 [4]。大学生

即将踏入社会，其在大学期间养成的深阅读习惯也有

利于整个社会大众文化修养的提升，对于滋养民族心

灵、平息社会浮躁气息、营造终身学习氛围十分有益。

因此，探索数智时代大学生数字深阅读实现路径意义

重大。

1　文献综述

数字技术给阅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持积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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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者认为数字阅读资源丰富、移动设备携带方便、

知识获取更加便捷，促使更多的公众参与阅读活动，

促进了阅读推广[5]。阅读内容的图像、声音和动画等多

媒体展示和个性化、有针对性的智能推荐提高了阅读

兴趣，更容易吸引读者参与[6]。社交媒体的互动让阅读

和思考更为深入 [7]。持消极观点的学者认为数字阅读

内容海量繁杂，要求读者有一定的批判思维和较高的

信息素养，复杂多变的操作界面和信息跳转容易让读

者产生阅读障碍和情绪焦虑，智能推荐让读者困于信

息茧房，这些都会导致数字鸿沟，降低阅读质量[8-9]。

此外，数字阅读更倾向于碎片化、娱乐化和浅表化阅

读，影响读者的阅读理解、逻辑思考和判断能力[10]。

综上所述，数字阅读有利有弊，但是数字阅读是不

可阻挡的大趋势，人类的阅读习惯也具有可塑性 [11]，

在探讨其对阅读造成冲击的同时，更应该思考如何

发挥数字技术优势，促进数字阅读在数智时代的良

好发展 [12]，因此，有必要探索数字深阅读产生的影响

因素。

数字深阅读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有如下3种研究方

法。①实验研究方法。Wolf[13]通过实验发现数字化设

备对阅读深度存在一定的影响，但影响程度与个人阅读

的专注程度有关，且习惯于数字浅阅读的读者可能会

出现深阅读障碍。柴阳丽[14]通过分组对照实验得出数

字化阅读中的批注和互动有助于大学生在深阅读中理

解阅读内容、存储回忆和交流思考。蒲泓宇等[15]以图式

理论为视角，通过分组对照实验得出对阅读材料的内

容形式和过程形式的恰当设计能够提升阅读效果，促

进深入阅读。②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张喜艳等[16]以核心

期刊学术文献、巫芯宇[17]和郭淑怡[18]分别以深度访谈

资料为对象进行分析，均通过三级编码方式得出数字

深阅读的影响因素。③问卷调查量化研究。胥雅[19]通过

相关性分析来探析大学生移动深阅读的影响因素，仉

小虎[20]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来探索数字深阅读的影响因

素和发生机理，郭淑怡[18]通过回归分析来研究数字深

阅读中的因果关系和中介效应。上述研究人员均是在

量表数据收集的基础上进行统计学分析。这些文献丰

富了数字深阅读影响因素和发生机制的研究，也为本研

究的理论模型构建奠定了基础。然而，数字深阅读的研

究还需要分析各影响因素条件如何组合，系统性地共同

作用，产生结果，即探索数字深阅读的条件组态，为数

字阅读推广活动提供指导。

2　数字深阅读影响因素与理论模型
构建

2.1　深阅读的深度标准

阅读是从符号中获得意义的一种社会实践活

动 [21]。阅读活动需要深入到何种程度才能被称为深

阅读？这在国内外还没有统一标准。首创“深阅读”

（Deep Reading）一词的Birkerts[22]认为深阅读是对

图书缓慢的、通过深思的占有，能与需求相契合，能使

主观想象被释放。在阅读内容理解层面，深阅读要透过

文字图像符号表层意思，深入符号隐藏的深层意蕴。

深阅读是一系列促进理解的过程，包括推论、演绎、归

纳、批判和反思等[13]，读者会从表层世界抽离，进而凝

视内在，形成系统性和理性化的认知 [23]。在阅读方式

层面，深阅读需要读者融入阅读全过程，产生与阅读客

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互作用[24]。在深阅读中，读者不

是阅读文本图像的旁观者，而是参与者，从认知、行为

和情感等维度参与[4，25]，甚至沉浸于阅读材料之中，意

识不到周围环境的变化和时间的流逝。在阅读结果层

面，阅读后的信息输出是深阅读的一个重要特征，深阅

读是学习式的阅读，要将书“读进去”，还要将书“读出

来”。读者阅读之后不仅能转述原文，还要结合自身实

际，建立关联，能改变或者加深原有认知，能应用习得

知识，或提升精神修养。

2.2　深阅读的影响维度

信息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方面有三要素说和四

要素说：三要素为信息人、信息和信息环境；而四要素

说则从信息环境中提取信息技术作为一项独立要素，

强调信息人、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环境等相互融合，

形成有机整体，共同促进信息生态发展 [26]。深阅读的

影响因素是多维度的。巫芯宇 [17]研究发现，数字移动

终端用户深阅读行为的影响因素有阅读主体、阅读文

本、阅读认知、终端技术和阅读环境等。郭淑怡[18]构

建出由阅读主体、阅读环境、阅读内容、设备感知和阅

读行为等5个要素组成的智媒时代受众深阅读行为影

响因素理论模型。张喜艳等 [16]认为，数字深阅读实现

的困境存在于阅读内容、阅读媒介、阅读主体和阅读

环境等4个维度。目前，学者多采用扎根理论对访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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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或原始文献进行编码，对深阅读影响因素进行总结

归纳，探索出的深阅读影响维度与信息生态系统的四

要素说大体上契合。数智时代，信息技术对阅读深度

的影响作用重大，大多数研究强调信息技术的作用，

有必要将其从信息环境中抽离出来，将除信息技术外

的信息环境称为信息社会环境。因此，本研究将数字

深阅读的影响维度归纳为阅读主体、阅读客体、阅读

技术环境和阅读社会环境。

2.3　数字深阅读影响因素模型构建

在吸纳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数字深阅

读影响因素模型（见图1）。该模型描绘了阅读主体、阅

读客体、阅读技术环境和阅读社会环境四要素及其子

要素匹配联动，影响数字阅读深度的框架。

适程度，包括阅读界面大小、视觉效果、页面布局和排

版设计等多个方面[13]。

阅读技术环境可以使读者获得更加丰富便捷的

阅读体验，提升阅读质量和效率，但过度的技术依赖

也可能使阅读失去原有的深度思考[4]。本模型中阅读

技术环境包括技术便捷和技术驱动两个子要素，两者

侧重点不同：技术便捷表现为阅读的无障碍无痛点，

而技术驱动可激发阅读兴趣。技术便捷是指提供文献

查找、检索、获取、阅读、分析和理解等方面的支持，

可以是为读者提供词语搜索、文本翻译、注释标注和

文献分析管理等功能，还可以是智慧文本内容分析，

比如生成智能摘要或提炼内容、利用知识图谱可视化

地深度解读组织关联、通过图表图像工具直观展示

数据和复杂概念 [31-32]。技术驱动是指通过技术手段

增强阅读兴趣和成就感，包括图像动画多媒体融入、

关联阅读资料推荐、学习进度规划管理、增强现实和

虚拟现实体验，以及逐渐兴起的人工智能化智慧阅 

读等[33]。

阅读社会环境涉及政府政策环境、社会文化氛围、

空间物理环境以及阅读人际关系等。本模型中阅读社

会环境要素可以用主题热度来表征。主题热度是指个

人所感受到的话题受到周围群体关注的程度，可通过

形成阅读热点、激发阅读热情、提供交流平台、传播知

识文化等方式引发，能对个体成员的阅读兴趣、阅读行

为等产生影响[34]。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方法突破了传统回归方法仅测量单一变量净效

益的局限，探索多个变量的不同组合的组态效应，符合

现实社会现象中多个变量相互依赖、共同作用的因果逻

辑[35]。常用的QCA方法有3种，清晰集QCA（Crisp Set 

QCA，csQCA）、多值集QCA（Multi Value Set QCA，

mvQCA）和模糊集QCA（Fuzzy Set QCA，fsQCA）。数

字深阅读的影响因素复杂，有必要探究多个前因条件组

合对结果的影响机制，且因为不存在天然的二分或多分

变量，所以本研究采用fsQCA方法。

图1　数字深阅读影响因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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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主体是阅读中最为活跃的主导要素。本模型

中的阅读主体包括阅读能力和阅读动机两个子要素。

这里的阅读能力特指通过数字媒体获取信息、理解知

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检索、筛选、理解、管理和

利用数字文献的能力，基于批判性思维和数字素养[27]。

阅读动机是指引导和推动阅读行为的心理因素，是个

人阅读活动的原动力，是长期阅读实践中形成的倾向

和选择，表现出阅读的自觉性与积极性，包括解决问题

型、学习提升型和文化娱乐型等类型[28]。

阅读客体的阅读体验因人而异，与阅读主体的阅

读能力和动机密切相关，可以从感知有用和感知易用

两方面考察[29]。因此，本模型中阅读客体包括感知有用

和感知易用两个子要素。感知有用指阅读客体的内容

特征，是产生真正阅读行为的先决条件，是阅读客体在

信息、知识、情感等方面对读者的帮助和价值，对行为

意图有直接影响[30]。感知易用指阅读客体的载体特征，

是读者使用数字阅读设备时所感受到的容易程度和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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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量表设计及问卷收集

由于还没有可用于阅读深度以及各影响因素测量

的通用量表，以国内外已有研究为基础，根据此前构建

的数字深阅读影响因素模型制定包括8个变量、31个问

题的数字深阅读影响因素量表。采用李克特5级评分法

打分，1~5分依次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确定、同意

和非常同意。问卷初稿交由二位专家评审后，删除或修

订歧义题项，得到的问卷见表1。
通过问卷星平台发放问卷，向福州大学城3所本

科高校推送问卷，问卷收集时间为2024年1月10日至

2月10日，共回收问卷351份。去掉由近期没有数字阅

读经历的学生作答的33份问卷和作答时间少于1分
钟的14份问卷，共获得有效问卷304份，回收有效率

为86.6%。在有效问卷中，性别方面，男生占46.1%，

女生占53.9%；学科方面，自然科学类占62.3%，社会

科学类占32.6%，人文艺术类占5.1%；学历方面，本

科生占54.9%，硕士研究生占41.8%，博士研究生占

3.3%。问卷要求受访者回忆“近期印象最为深刻的

数字阅读经历”，变量“阅读深度”的3个题项平均分

大于3的问卷占有效问卷的76.0%，此部分学生近期

有过不同程度的深阅读经历。平均分在1~5区间内均

有分布，表明案例之间具有一定区分度，满足QCA的

多样性要求。

表1　数字深阅读影响因素测量项

变量名称（编号） 题项 参考来源

阅读深度（RD） 我读懂了数字阅读材料所包含的意思；我深入思考了数字阅读材料内容； 
我会应用从数字阅读材料中学到的知识

文献[13]、[24]、[25]

阅读能力（RA）
我能快速查找到所需的数字资源；我能够快速筛选数字阅读材料；我能够识别数字阅读材料

的可靠性；我能从数字阅读材料中快速提取关键信息
文献[27]

阅读动机（RM）
我平时有数字阅读的习惯；我在数字阅读时感到充实；我在数字阅读时感到愉悦； 

我总是带着明确的目的阅读
文献[28]

感知有用（PU） 数字阅读材料能满足我的阅读需求；数字阅读材料能解决我的实际问题； 
数字阅读材料能吸引我继续阅读；数字阅读能使我达到预期目的

文献[30]

感知易用（PE） 阅读终端浏览阅读操作简便；阅读终端有良好的阅读显示界面；阅读终端文本内容定位查找方
便；阅读终端再次打开文件能跳转至上次阅读位置

文献[13]

技术便捷（TE） 系统软件提供了便捷的关联词语搜寻功能；系统软件提供了便捷的标注注释功能；系统软件 
提供了便捷的文献管理功能；系统软件提供了自动化的文本内容分析功能

文献[31]、[32]

技术驱动（TD） 系统软件能推荐感兴趣的阅读材料；系统软件提供了评论分享功能； 
系统软件能记录我的阅读轨迹和成就；系统软件为阅读配备了多媒体，如图片、声音、动画等

文献[33]

主题热度（TP） 我所阅读的主题是热点话题；周围有人在讨论这个话题；网络上有这个话题的交流平台； 
我希望在此话题上与他人讨论分享

文献[34]

表2　量表信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编号） 题项数/个 最小因子载荷 Cronbach’s αα AVE CR
阅读深度（RD） 3 0.566 0.738 0.525 0.764

阅读能力（RA） 4 0.653 0.876 0.661 0.885

阅读动机（RM） 4 0.588 0.842 0.626 0.865

感知有用（PU） 4 0.678 0.813 0.524 0.815

感知易用（PE） 4 0.710 0.893 0.678 0.893

技术便捷（TE） 4 0.692 0.802 0.504 0.803

技术驱动（TD） 4 0.582 0.841 0.563 0.834

主题热度（TP） 4 0.672 0.843 0.589 0.850

3.3　量表信度与效度检验

运用SP S S  27.0软件对问卷各变量进行信效

度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各变量的Cronbach’s α在

0.738~0.893区间内，均高于0.7，表明量表可信度较好，

内在一致性程度较高。量表以大学生数字深阅读影响因

素为出发点，结合数字深阅读的特征梳理了大量相关文

献，所有变量及题项均有相关理论依据，故量表具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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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内容效度。在结构效度方面，运用AMOS 24.0软件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均在0.7以上，各题项因子载荷均在0.50以上，各

变量平均抽取方差（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
也均在0.50以上，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组合信度和结构 
效度。

4　fsQCA数据分析

4.1　数据校准

fsQCA数据校准是指给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赋予

集合隶属分数的过程，将收集的数据转化为0~1的模

糊隶属分数。数据校准采用直接校准法，量表在设计

阶段就已经对变量的程度或水平进行了区分，在校准

时直接使用最大点5、中间点3和最小点1分别作为3个
定性锚点，并运用fsQCA 3.0软件的calibrate函数对测

量数值进行校准转换，生成在0~1区间内连续分布的数

值。在校准时，模糊隶属分数为0.5的数据将不被纳入

分析，为避免影响分析结果，对1以下的所有隶属分数都 
加0.001[36]。

4.2　单因素必要性分析

如果一个条件总在某个结果产生时出现，那么这

个条件就是必要条件，但有了该条件未必会产生结果，

因为它可能需要与其他条件共同组合作用才能产生结

果。单因素必要性分析的指标有一致性和覆盖度。依

据一致性判断是否有必要条件指标，当一致性大于0.9
时，可认定该条件为结果产生的必要条件[37]。依据覆盖

度判断该必要条件在多大程度上覆盖了该条件案例。

单因素必要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阅读客体的感知有

用和感知易用的一致性均大于0.9，且覆盖度高于0.8，
可以判定其为深阅读产生的必要条件。

4.3　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

如果一个结果总在某个条件或条件组合出现时产

生，那么这个条件或条件组合为该结果产生的充分条

件。真值表的构建是充分性分析的前提，构建真值表需

要先设定案例频数阈值和原始一致性阈值。由于文中案

表3　单因素必要性分析结果

前因变量（编号） 一致性 覆盖度

阅读能力（RA） 0.767 0.846

~阅读能力（RA） 0.540 0.912

阅读动机（RM） 0.803 0.857

~阅读动机（RM） 0.528 0.939

感知有用（PU） 0.943 0.850

~感知有用（PU） 0.363 0.932

感知易用（PE） 0.973 0.817

~感知易用（PE） 0.287 0.932

技术便捷（TE） 0.757 0.861

~技术便捷（TE） 0.569 0.917

技术驱动（TD） 0.872 0.865

~技术驱动（TD） 0.455 0.924

主题热度（TP） 0.864 0.873

~主题热度（TP） 0.465 0.914

注：~表示条件不存在。

例数量较多，频数阈值设置为2，原始一致性阈值设置

为0.8[38]，并保留PRI值大于0.75的案例[35]，PRI值低于

该值的案例编码为0。在处理真值表后进行路径标准化

分析。经fsQCA运算得出复杂解、中间解和简约解，由

于复杂解未被简化，通常展示中间解和简约解。在两个

解中共同出现的前因变量为核心条件，只出现在中间解

中的为边缘条件。原始覆盖度表示被该组态所解释的

结果变量的比例，唯一覆盖度表示仅能被该组态所解

释的结果变量的比例。数字深阅读实现路径见表4，研
究得出的7个充分条件组态按照简约解可归纳为技术驱

动型、热度引领型和主体主导型。

4.4　稳健性检验

将PRI阈值由原先的0.75提高至0.80，对大学生数

字深阅读充分条件组态进行稳健性检验。新形成的充

分条件组态除了缺乏组态3外，其他情况与原先组态结

果一致。两种组态结果存在清晰子集关系，并且总体解

的一致性和覆盖度仅有微小差别，说明结果具有一定的

稳健性[39]。

4.5　结果分析归纳

综合单因素必要性和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结果

归纳如下。感知有用和感知易用为必要条件，除了组态

3外，这两个条件在其他6个组态中都是存在条件，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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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数字深阅读实现路径

变量
技术驱动型 热度引领型 主体主导型

组态1 组态2 组态3 组态4 组态5 组态6 组态7
阅读能力 ● ⊗ ● ●

阅读动机 ● ● ●

感知有用 ● ● ● ● ● ●

感知易用 ● ● ● ● ● ● ●

技术便捷 ● ● ● ⊗

技术驱动 ● ● ● ●

主题热度 ⊗ ● ● ●

一致性 0.924 3 0.925 4 0.975 9 0.921 8 0.924 3 0.936 2 0.965 6 

原始覆盖度 0.673 9 0.692 7 0.306 2 0.778 1 0.717 5 0.567 7 0.465 0 

唯一覆盖度 0.008 8 0.009 1 0.000 7 0.014 8 0.015 7 0.006 8 0.005 1 

总体解的一致性 0.897 2 
总体解的覆盖度 0.879 8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不存在，空白表示该条件既可出现也可不出现。

态3的唯一覆盖度仅有0.000 7。阅读客体本身所呈现出

来的有用性和易用性是阅读深度的必要影响因素，可

见，“内容为王”在数智时代依旧成立，并表现出新特

征与新内涵。数字文献所传递出的信息知识内容非常关

键，载体和符号的展示也至关重要。在“内容为王”的

前提下，大学生数字深阅读有3条实现路径。

（1）技术驱动型，包括组态1、组态2和组态3。该
类型组态中，技术驱动均为核心条件，其中，组态1和组

态2均有感知有用和感知易用两个边缘条件。组态1有
阅读能力边缘条件，而组态2有技术便捷边缘条件，说

明阅读能力和技术便捷在实现路径中可以相互弥补。

组态3中感知有用这个必要条件不存在，因为必要条件

的判定标准为一致性超过90%，且该组态覆盖度低，解

释力弱。该路径通过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赋能，冲破阅

读条件限制，提升阅读兴趣和成就感，实现深阅读。技

术变革促发时间观念的变化，引发了人们对数字“深阅

读危机”的忧虑，但技术不是阻碍深阅读的因素，数字

环境下的浅阅读是阅读节奏加快和干扰增多造成的，而

技术驱动提升阅读吸引力和阅读深度，同时也带来即

时性和碎片化的新型深阅读[4]。

（2）热度引领型，包括组态4、组态5和组态6。该
类型组态中，主题热度和感知有用均为核心条件，感知

易用均为边缘条件。该路径通过热点主题引领社会成

员交流对话，形成共同兴趣、共同情感，感知阅读内容

意义，激发参与热情，唤起阅读、学习和深入思考的动

力。读者阅读的不仅包括阅读客体本身内容，还包括其

他受众所创造的内容，而受众创造的内容更容易让读

者参与，产生情绪和思考。

（3）主体主导型，包括组态7。该类型组态中，阅读

能力、阅读动机和感知有用为核心条件，感知易用为边

缘条件，不存在技术便捷为边缘条件。阅读主体的阅读

能力和阅读动机达到一定水平，能够对阅读客体产生

充分感受力，借此深入思考，形成深阅读。该路径中，读

者形成数字阅读习惯，拥有良好数字素养，增加了深入

阅读材料的机会，更容易产生与阅读客体的深度交流

互动。

4.6　讨论

巫芯宇[17]认为阅读主体、阅读文本、阅读认知、终

端技术、阅读环境分别对应主导性因素、关键性因素、

驱动性因素、支持性因素、保障性因素。张喜艳等[16]提

出优质的阅读内容是基础，优化阅读媒介是必要条件，

提高读者阅读参与度是关键，改善阅读环境是保障。

本研究利用fsQCA方法对7个影响因素的重要性进行了

比较，即通过单因素必要性分析得出阅读客体的感知

有用和感知易用是必要条件，是重中之重，而其他的5
个因素都不是必要条件，显示了数智时代深阅读“内容

为王”的特点。

在数字深阅读影响因素研究的基础上，数字深阅

读形成机制也是各研究探索的重点。张玥等[40]认为技

术应用通过作用于信息环境影响深阅读，技术匹配通

过作用于文本载体影响深阅读。杨慧[41]认为通过融入

精英阅读、合理利用社群经济、阅读指导由浅入深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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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虚实阅读场景，可构建阅读环境域，以此建设数字深

阅读实现路径。仉小虎[20]认为阅读主体的深阅读意愿

在绩效期望、努力期望、信息质量3个自变量和深阅读

行为因变量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社会影响和深阅

读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这些研究结论分别与本

研究得到的技术驱动型、热度引领型和主体主导型3条
数字深阅读实现路径有一定的关联和相似性，但本研

究进行条件组态分析，即从现有研究的理论中选取7个
被探讨较多的影响因素，探究这些因素如何组合以实

现数字深阅读。各种研究方法各有优势，而QCA研究方

法对数字深阅读形成机制的总结更为全面完整。推进

技术驱动激发兴趣，营造阅读热点增强参与感，提升主

体主导能力使读者更易于感受文本，其本质都是使阅

读主体与阅读客体产生更好的联结，因此可将3条深阅

读实现路径总结为“联结致胜”。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研究通过梳理相关研究文献，选取数字深阅读 
4个维度的7个影响因素，构建出数字深阅读影响因素

模型，通过fsQCA方法得出大学生数字深阅读实现路

径，总结为“内容为王，联结致胜”。在数智化阅读时

代，“内容为王”依旧不变。阅读文本有价值有意义是

读者深阅读的前提条件，在阅读推广中要打造优质内

容，树立精品意识，营造健康阅读生态。数字文本的良

好呈现也是深阅读产生的另一个前提条件，数字界面

的展示要求简洁、清晰、舒适和美观，移除不必要的插

图、动画和链接，增强页面翻动的便捷性。阅读内容

的高品质和阅读界面的受欢迎是深阅读形成的必要条

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数智时代，信息知识过载，出版

市场竞争激烈，高品质阅读产品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多，

但依然出现“深阅读危机”。深阅读的形成是多个条

件组合作用的结果，要让阅读主体与阅读客体深度联

结，主要有3条路径：技术驱动型、热度引领型和主体主

导型。

5.2　改善大学生数字深阅读的建议

在全民阅读背景下，国民阅读数量逐年稳步增长，

而阅读质量受到更多关注。处在求知与探索期的大学

生是阅读需求较大的人群，推动大学生数字深阅读意

义重大。根据本研究的结论，可从以下方面着手改善大

学生数字深阅读。

（1）文献资源建设泛在化。高校要为大学生营造

随时随地提供高质量精品化数字资源的泛在化阅读

学习环境。要大力推行读者决策采购（Patron Driven 
Acquisitions，PDA）模式，将数字文献资源建设由采

购驱动转化为用户驱动，引进内容优质丰富的数字资源

供应平台，以用户浏览阅读触发采购，释放和提高大学

生个性化阅读兴趣，实现有限资金的无限可能。要提升

数字资源多屏幕终端适应性，优化移动阅读界面。随时

随地的移动阅读是数字阅读的发展趋势，在相对狭小

的移动阅读界面实现屏扫、浏览、略读和跳读是对大脑

的挑战，因此需要优选观感良好的数字资源 [42]。要增

强共享资源的可获得性和获取便捷性，在全国性和区

域性数字资源共享建设项目遍地开花的情况下，仍需要

提升连接广度和操作简便性，实现数字资源的简易云

获取。

（2）数字技术驱动智慧化。数字化与人工智能融

合的数智时代为阅读创造了便利的条件，驱动深阅读

产生。技术驱动深阅读的关键在于智慧的融入，如实

现并完善智慧化资源推送、智慧化资源理解和智慧化

资源体验等。智慧化资源推送主要利用大数据和人工

智能技术，采集大学生阅读反馈、阅读行为以及阅读微

表情等细节，描绘个人独特用户画像，展示个人阅读轨

迹和成就，精准化推送资源。智慧化资源理解运用自然

语言处理、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对阅

读文本深度挖掘，智能理解分析，绘制可视化知识图

谱，形成知识增值产品，实现知识深度组织，便于用户

与阅读内容深度交流对话。智慧化资源体验利用元宇

宙技术，构建各式各样的阅读情境，将静态文字阅读

转变为动态视频动画观赏体验，融合了虚拟与现实，丰

富用户想象和感官体验，创造轻松、有趣、舒适的阅读 
环境。

（3）阅读热点营造聚焦化。阅读热点聚焦化更有

力地推动用户与阅读内容的深度联结。阅读推广人员

可以充分利用社会热点来引发阅读热点，促进阅读聚

焦化。社会热点是人们当下所关注的新闻或事件，比如

时事热点、图书奖项、热播影视、名人荐书、传统节日

等，以此构建的阅读场景具有天然吸引力，更能引发用

户参与讨论。阅读推广人员还需要创造阅读主题，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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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社群组织。设计富有创意的阅读活动，以线上线下

相结合方式广泛开展阅读分享活动，如图书讲解、探讨

解读、感悟分享、故事演绎、角色扮演等，通过游戏化

的互动方式增强阅读吸引力，突破个体信息孤岛与思维

藩篱，构建阅读社群开放交流、互助互补、协调治理机

制。注重成员多元观念交流和参与积极性，制定物质与

精神双重奖励机制，使处于社群价值链末端者向社群

中心跃迁，引导社群成员共同成长。

（4）数字素养教育日常化。阅读客体有用性和易

用性的感知主体是用户，用户数字素养的提升可以增加

阅读材料被感受领悟的可能性。在复杂多变的数智环

境下，单纯课堂教学显然已经无法满足大学生数字素

养提升的需求，大学生数字素养教育需要更为日常化。

首先，需要多个部门组织协同。联合校内图书馆、教务

处、宣传部和二级学院成立数字素养教育工作小组，明

确目标内容，制定教育计划，共同开展数字素养教育。

联合校外行业协会、公益组织和产品供应商开展面向

大学生需求的数字素养教育推广。其次，需要充分利用

朋辈教育。选拔培养大学生朋辈榜样，提供设施设备、

舆论宣传、教育指导等方面的支持，激发校园社团、兴

趣小组、学习小组等朋辈教育氛围，构建朋辈教育激励

机制，使朋辈教育在大学生数字素养提升方面发挥作

用。再次，需要为大学生自我教育提供条件。营造自我

学习文化氛围，建设个性化、全方位、多层次的学习资

源，创建大学生数字素养挑战项目，搭建切实有效的咨

询渠道，拓展自我教育自由空间，提高数字素养学习的

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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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uration Analysis of Impact Factor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Digital Deep Reading Based on fsQCA

CHEN LianFang  XIA Jing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Library, Fuzhou 350122, P. R. 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university students are increasingly inclined towards digital reading, and the depth of digital reading deserves 
attention.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students’ digital deep reading, the paper constructs a digital deep reading impact factor model based 
on existing research literature. The fsQCA method is used to explore its impact factors. The necessity analysis shows that perceived usefulness and perceived 
ease of reading object are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The adequacy analysis of the configuration conditions obtains seven realization paths for digital deep 
reading, which can be summarized into three types: technology-driven, heat-facilitated, and subject-orien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iversity students’ digital 
deep reading embodies the characteristic of “content dominates, connection win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four suggestions to improve digital deep reading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cluding the ubiquity of literature resources construction, the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driving technology, the focus of reading 
hotspot construction, and the universalization of digital literac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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